
乡村美育是社会美育在特定场景下的应用，是
对教育的艺术化，并不仅仅局限于美术教育或艺术
教育，而是以艺术为路径，帮助人们更好地拓展认
知，培养良好的价值观，在乡村中践行一种更加有生
机、有活力的教育，培养懂生活、爱乡村的现代化
人才。

面对一个可能“重生”的乡村社区、一群留守儿
童、一所凋敝的乡村小学，美育可以做些什么？
2020 年 1 月，当时还是中国美术学院一名在校生的
毛华磊在老师的指导下，与同学联合创立了社会美
育公益品牌——“乡野艺校”，尝试将美育场景融入
乡村的日常生活中。3 年多来，毛华磊从在校生成
长为乡野艺校的校长，他带领乡野艺校团队扎根在
乡村社区，开发了“乡村美育课堂”“今晚吃什么？”

“节日快乐”“生态农业 1+N”等在地项目，从当地民
俗文化、社群记忆、居住空间、产业现状和持续发展
需求出发，受众覆盖孩童到成人、个体到社区、生活
到生产。本期我们邀请到毛华磊，来一起聊聊乡村
美育。

乡村美育不是美术教育，而是艺术
的教育，通过多样化的教育形式和内容，
发现乡村的更多可能性

李芸聪：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美育这个词汇相
对比较陌生，怎样通俗理解美育的概念？

毛华磊：美育一词，最早是由德国启蒙运动时期
的著名诗人、美学家席勒作为一个独立范畴提出
的。席勒阐释了美育的价值与意义，提出感性的人
只有通过审美状态才能进入道德状态，成为理性的
人。在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于 1917 年
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建构了一个通过美育
的现代国民性教育来实现社会改造的方案，诞生了
社会美育或者说社区美育。其实我们讲社区美育的
时候，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这个地方的文化和地方
特色，或者是生活方式是有一些不同的。当社会美
育进入每一个社区的时候，始终需要结合其原有地
方特色，可以说社会美育更多是一种路径，或者打开
方式。

美育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时代需求下，有不
同的演变。时至今日，乡村振兴战略也为美育的发
展提供了新的土壤，于是就有了在乡村的美育。这
是社会美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立足于社会
美育当中的具体问题和场域做具体实践。通过这几
年在乡村开展美育和社区营造的试验，我们积累了
一些可落地可复制的经验。

乡村美育在我看来不是美术教育，而是艺术的
教育，通过多样化的教育形式和内容，让人发现乡村
的更多可能性。像现在很多社区是缺乏集体记忆，
或者集体共识的，所以就会导致社区的“枯燥”，甚至
是社区“异常的安静”。因此我们希望教育的艺术化
能以一种更有生机和活力的方式在乡村践行。当我
们以艺术为路径，教育可能会更柔和、更理性地打开
孩子们或者是村民们的认知，重塑他们的价值观，帮
助他们成为懂生活、爱家乡的乡土人才。

李芸聪：您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公共美术教育
专业，那是怎么和前汾溪村结缘的呢？

毛华磊：这是件蛮有缘分的事。我在 2019 年 8
月跟着我的导师——中国美术学院陈子劲教授，下
乡做毕业创作，来到了前汾溪村。在这个过程中，无
心插柳柳成荫，居然就把自己的毕业创作做成了一
个创业项目，这一做就是4年。

刚到前汾溪村时，我其实感到一片迷茫。我和
同学们先展开了将近两个月的调研，发现了村子空
心化、留守儿童无人照看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单凭我
们难以解决。所以我们想试试，能否用自己擅长的
专业领域去介入。于是，给村子里 18 个孩子开设的

“美育课堂”就诞生了。
我们先从渗透到日常生活的“陪伴式、体验式”

课程开始，建立起与孩子们的熟悉度。之后，我们把
美育课堂带到孩子们的家庭里，开设了“今晚吃什
么”项目。这是一个情景式的调研活动，需要和村民
们一起做饭、吃饭。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在饭桌上
就和村民们打成了一片，进而成为好朋友，也借此机
会了解了他们的成长史、家族史、社区发展史等等，
还慢慢知道了村民们对村庄的发展诉求。

社区生活不该是枯燥乏味的，于是后来我们又
创建了“节日快乐”项目。项目主要围绕“构建美好
的社区关系”开展，在保护村落传统节日的基础上，
创造一些活动和新的节日，希望能和村民一道把节
日变成生活，把生活变成节日，有仪式感地、充满希
望地奔赴未来，也让古村落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我们欣喜地发现，一些美好正在前汾溪村生发和
生长。

刘硕颖：您提到的社区美育，和乡村美育之间的
关系是什么？

毛华磊：我们在谈到社区美育时，不管是乡村还
是城市，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社区单元，无非是不同地
方的文化特色，居民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那么当
我们进入到这些场所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应该用
怎样的方式打开它。

以我们目前在乡村做美育的受众来看，一开始
我们更多针对的是村里面的孩子们，但后来发现，影
响孩子的还有家庭教育。于是我们又面向家庭展开
美育，进而发现孩子们在成长中形成的习惯，还会受
到整个社区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的美育项目又面
向了全体村民。

同时，有很多人因为我们做的美育项目被吸引
到了前汾溪村。因为他们认可这样的教育理念，我
们乡村美育的对象在不断拓展。希望今后乡村美育
能成为一个广泛又有温度的方式，在不同场域不断
衍生。

美育是和艺术、生活融为一体的，是
能让村民们找到幸福感的，这样的艺术
才是可持续的，也是可以真正去影响
人的

刘硕颖：我之前去屏南时感受最深的是，你们不
是用框架性的理论让别人生硬地接受美育概念，而
是让美育在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不断吸引有认
同感的人。那这些项目具体是怎么推进的？

毛华磊：最早我们是以大学生的身份来到前
汾溪村的，并且我们的专业属性是需要先调研后
工作的。在调研过程中，村民们觉得我们这群大
学 生 好 像 无 所 事 事 ，整 天 在 村 里“ 东 逛 逛 西 逛
逛”。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我觉得说得也没错，我和
团队成员们就想要改变村民们的印象，突破现有
的困境。

首先，我们从活动的角度融入乡村社区，和村民
做朋友。比如成立“前汾溪去哪了”项目，带动在地
的前汾溪村民找寻已离开村子的村民，调查他们在
外如何生活、离开社区的原因、是否关注家乡等课

题。此外我们还成立了工作坊，针对村里会编织、懂
教育、掌握写书法等技艺的能人，为他们提供展示、
传授技能的平台。通过这些具体活动，我们与村民
之间的了解更加深入。

其次，是要让村民有参与感。刚开始我们组织
的活动规模不大，有时就在一个或几个家庭里，他们
有的擅长做糍粑，有的擅长包饺子，有的擅长编织，
我们就针对这些做小型活动，让大家都能有点贡
献。但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链接了越来越多
的人参与进来，大家会把家里像是音响、话筒等各种
各样的设备，一点一点地贡献给活动使用。我们花
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举办各项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才
和这些村民都成为了朋友。

现在很多村民会和我们说一些自身想法，说他
们的获得感。他们谈论的其实是很朴素的问题，但
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很难回答的。比如村民们
会问“参与这样的活动，我会收获什么？有没有一些
经济收益？”他们会从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层面提出问
题，而不是从精神层面。但是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人
开始从精神层面上理解这些事。

刘硕颖：在2023 年7 月，我去过一次乡野艺校，
它坐落在一个村子里。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村里走
着走着突然看见了一座美术馆，周边还有配套办公
区。当时我是持较怀疑的态度，这对村民真的有用
吗？这真是村民想要的吗？美育的概念是否真的
能在乡村落地生根？这不仅是一座美术馆能解决
的问题。

不过现在我的感受又变了，就像毛校长说的，一
开始村民更多关注的是经济效益，他们更愿意问的
是：这个美术馆建起来有什么即时的好处？但是后
来乡野艺校和村民们进行互动，建立了精神认同，打
开了大家对于“美”的认知。我们惊奇地发现这对村
民的经济收入有推动作用，或者说即便没有即时的

“好处”，在精神生活丰富了以后，村民看待自己的生
活和以前相比是不一样的感觉，对自己未来生活的

方向和目标都会有新的思考。而且我们会发现，乡
野艺校的很多活动项目不是完整策划好了再去实施
的，很多都是有大概的想法之后，吸引很多人渐渐参
与，慢慢生长起来的。包括毛校长分享的这些感受，
也是在他们做了之后，反推出的成体系的经验。美
育活动的目的是让更多村民参与其中，在生活和自
然中激发美的灵感，创造新的价值。

对您来说，在村民们发生的种种转变中，哪些留
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毛华磊：那还是我们最开始，并且持续开展至今
的美育课堂给村里孩子们带来的变化。

曾经他们在村里游手好闲，给村民们留下负面
印象，比如村里的果树被偷了，村民们第一反应就
觉得是这些孩子偷的。被冤枉的孩子们时常感到
委屈，就来和我们团队倾诉。那时我们想带着他们
一起做点事，用行动改变现状，于是“莫空鸣”团队
就成立了。“莫空鸣”是一个音译，用本地话来说就
是“别再睡懒觉了，该起来干活了，不要游手好闲”
的意思。另一层含义是“不要说空话，不然一切都
只是妄想”。

我们首先引导孩子们一起做些有趣的事，进
行试水实验。比如我们把村里的水果，简单包装
加工或者做成饮品，卖给村里的游客。经过简单
测算，如果每人每天赚 50 元，一个月后大家会有几
千元的收入。孩子们听了测算结果后非常激动，
马上分工合作，我们很快就拉到了第一笔赞助。

2022 年 7 月，我们打造了“莫空鸣”知识产权和
前汾溪村市集，并在市集上招募了 30 多个青少年
负责的摊位。第一期市集在 2022 年七夕举办，当
天就来了 1000 多人。第二期市集在中秋节举办，市
集人数达到了 3000 多人次。当这些孩子做的饮料、
小吃、手工艺品得到了村民和外来游客认可的时
候，他们就会有成就感，有些孩子一天的盈利最多
有 2000 多元。后来，只要村里有活动，这群孩子都
会积极参与，即使在外地上学，他们也会一得空就
往村子里面跑。比如像接下来的元宵节活动，他
们很早就联系我说，“毛哥，我们是不是该回来准
备了？”

通过这样的方式，孩子们放下手机，在集市上赚
到的资金，他们主动拿出一半来帮助村里的孤寡老
人。现在村里的老人们对这些孩子有了很大改观，
在我看来这是非常难得的。

除了孩子们的变化，村民们的审美意识也提升
了。在前汾溪村，很多人掌握着编织技艺，可以编篮
子、凳子等手工艺品。但这些工艺品的外观还处于
一种较原始的状态，缺乏现代化、年轻化的审美创
新，所以向外销售比较困难。

2023 年中秋节，我们开设了“工作坊”，组织村
里的能人和艺术家们帮助村民们设计编织产品的
造型，创新颜色搭配，解决工艺或是技法方面的问
题。通过改进，在第二期市集上，村民们做的 50 个
篮子几天就卖完了。现在，前汾溪村里的部分妇
女、老人，只要有空就在家编织，增加自己的收益。
他们还会看编织视频和资料，充分激发创作想
象力。

我们希望今后还有更多的“工作坊”出现在村子
里。这次是编织，下次也许是刺绣，再下一次可能是
绘画或者是扎染。我们希望村民们农闲时也能够动
起来，这样社区的生活氛围更有温度，村庄的未来发
展更有活力。

艺术不只是美化一个村庄，我们更看重艺术影
响人们心灵的作用，让艺术成为美好生活的催化
剂。在前汾溪村，我们种下一颗美育的种子，通过
这颗种子，帮助村民们从生活中、从自然中激发更
多灵感。有句话说“艺术源于生活，但是又高于生
活”，美育的核心就是从生活中去汲取。所以美育
是和艺术、生活融为一体的，是能让村民们找到幸
福感的，这样的艺术才是可持续的，也是可以真正
去影响人的。在此基础上，美育可以创造很多新的
东西。

不建议年轻人在毫无乡村经历和工
作经验的情况下到乡村创业，而是先来
试验，再去实践，做一个沉淀。用实践检
验自己是否真的适应乡村、热爱家乡，再
决定是否留下、是否创业，要不要加入乡
村事业中来

李芸聪：能感觉到毛校长对乡村是非常热忱的，
而且他对这片土地是很珍惜的，不希望大家只是一
个过客，匆匆地来，匆匆地走。我听完毛校长分享后
最大的感受是，美育不只限于城或乡，而是辐射整个
社会领域的“铸魂”课题。美育中的“美”拓宽了人对
美的认知和素养，“育”又塑造了大众的精神文化
思想。

在物质生活飞速发展的时代，有人愿意不计成
本，让美育从形式走向了实质，慢慢渗透到人的精神
领域，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们也欣喜地看
到，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回到乡村，这样的“双向奔赴”
值得鼓励。

毛华磊：这几年，我的感受还是很深刻的。我本
身就在村子里长大，所以当我回到乡村时，我觉得很
舒服、很亲切。但我觉得年轻人想长时间在乡村生
活是很难的，这不仅是我一个人面临的问题。

来到乡村，我最大的感受是要耐得住寂寞，还要
坚守住自己的初心，要想清楚“为什么来”。此外，还
要对乡村生活充满向往，如果没有这种向往，很难发
自内心坚持留下来。

所以我一直在坚守，同时也基于身边其他老师、
同学、家人，尤其是在地村民的肯定——这是我们团
队能在村里坚持做项目 4 年的最主要动力。在这 4
年里，我们很多次都想过离开，或者是放弃做这些
事，因为真的太难了。

以我个人为例，因为想跳出舒适圈，基于专业本
身去乡村做一些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事，所以在大
学毕业时，我放弃了留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我觉
得这也是现在年轻人应该有的冲动，这种冲动就是
资本，它会验证我们今后在乡村美育的道路上怎么
走下去。而在我看来，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是对人
生的历练，也属于艺术的一部分。

刘硕颖：在刚才毛校长谈到的前汾溪的故事里，
我们发现很多美育项目不是全部策划完整了才去落
地实施的，更像是项目自身生长出来的。既结合了
当地特色，又能给村民们一些关键节点上的引导，吸
引了更多人参与，我觉得这很有意义，这是否也是乡
野艺校在地的价值感来源？

毛华磊：是的。最开始我们就思考过，所做的
事要多从村民的角度考虑。如果来村里是为了跟
大家争资源，那我不会来到这个地方。我更希望
是依托于这里的环境做一些善良的事，从而生发
出一些能够结合当地资源和村民发展诉求，并且
是我们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今后这些经验和项目
可以复制到更多地方，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一直在
坚守的。

在村庄的发展过程中，最核心、最底色的就是文
化和教育。通过文化和教育的潜移默化，建立文化
自信，结合自身特色生产出的产品，是更有持久力和
生命力的。

李芸聪：在前汾溪村开展美育项目时，也是一个
逐步打开村民心扉，互相建立信任的过程，我觉得这
很了不起。但返乡创业需谨慎，对待乡村事业还应
多一份坚守。村庄需要因地制宜的发展方式，投身
乡村建设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多点耐心。也希
望各位在选择回乡创业时，能采用较审慎的态度和
循序渐进的方式。

毛华磊：我是不建议年轻人在毫无乡村经历
和工作经验的情况下到乡村创业的，尤其是刚毕
业的这些大学生，我更倾向于他们先来乡村历
练。现在大城市的工作环境相对饱和，竞争较严
重，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未来年轻人来到
村里是大有可为的。因为现在乡村还处在生长阶
段，这里能给年轻人提供场域和平台，让他们尽情
发挥。但回乡创业其实是非常难的。在城市很多
事情一道手续、几个合同就能搞定，但在乡村不一
样，这是一个人情社会，是一个充满着人文关怀的
场所，很多事情还真不是用钱就能解决的，这也是
我们一直努力在做社区关系的原因。因为只有获
得地方各个群体的关爱、帮助、支持，我们才能更
好地在乡村扎根。

所以我更希望年轻人们不是先来创业，而是先
来试验，再去实践，做一个沉淀。用实践检验自己是
否真的适应乡村、热爱家乡。年轻人最起码先来乡
村实践两年，再决定是否留下、是否创业，要不要加
入乡村事业中来。不然到村里却留不下来，这对村
庄本身的生活状态也是一种打扰和破坏。

主持人感言

刘硕颖：前汾溪村的乡野艺校，从一片迷茫到落
地生根，这整个过程中，并不完全是创办者的一厢情
愿，而是毛校长在和村民的互动里产生了羁绊，让他
觉得自己是能够一直留在这儿的，并且可以克服其他
困难，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互动和情感，村民也会对
他们整个团队更接受，他们也更愿意扎根在这里。美
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艺术的传播，而是人与人、心
与心之间的对话。毛校长的实践与经验，为更多美育
项目进入乡村提供了有益借鉴，也为更多年轻人回乡
创造价值提供有效思考。

李芸聪：这是一个双向循环，双向奔赴的过程。
经过4年的潜心积累，更多人关注到美育项目，并愿
意加入其中。现在寒冬已过，开花结果的春天，马上
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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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美育，创造乡村的更多可能性
——对话毛华磊

主持人：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硕颖

主持人：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芸聪

毛华磊

乡野艺校创始人、
校长，第二届全国乡村
振兴青年先锋

编者按

乡村，是农耕文化的

鲜活传承，是亿万农民生

长于斯的家园，是返乡青

年追寻梦想的热土，是乡

村振兴的基本单元。今

天的乡村是怎样的，正经

历哪些变化？《对话》栏目

即日起将不定期推出“乡

村聊吧”系列访谈，由两

位主持人对话乡村里的

普通人，让我们放下那些

宏大的叙事、深刻的道

理，听听他们的故事和思

考，去真实感知村庄的发

展，感受乡村未来的无限

可能。敬请期待。


